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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相发兄盛情邀请我们去他山里

老家做客，受邀的几位都很忙，很难凑
齐。上个周六的上午终于成行。

天阴沉沉的，不时洒下几滴雨
点。吴兄的夫人魏总带着孩子小姑
提前进山了。我不喝酒，又爱驾驶，
像这样的活动，一般都是我自告奋勇
开车。我带上妻，接上吴兄及其他几
位老总。

车像一尾江鲫，沿挂车河溯流而
上，越过牯牛背水库大坝，顺着库沿
公路绕来绕去，拐过一个山坳，又进
入另一个山坳。左边窗外，湖水清澈
见底，微风吹起，水波荡漾，不时有小
鱼儿跃出水面，激起一朵浪花。

初冬的山坡上，层林尽染，橙红
橘绿，色彩斑斓。水泥路面干净如
洗，沿路两侧铺着厚厚的松针。20
余公里山路，峰回路转，我们风驰电
掣，很快到达了吴兄老家。吴兄的二
叔，一位朴实的老人，见我们下车，满
脸笑意迎上来。不用介绍，老人是文
友吴春年的父亲。我顺手从后备箱
里拿了两瓶古井贡酒送给他。

吴春年是吴兄的堂弟，油漆工，
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看书习
作，笔耕不辍，其散文、随笔尤为精
彩。我还常听吴兄说，他堂弟流行
歌曲唱得特别好，只要和同事一道
出差，一路上车里都飘荡着他的歌
声。尽管我和他的生活圈很少有
交集，但他热爱文字、热爱生活的
态度，让我从心里尊重他。

站在吴兄家门前的场基上，映

入眼帘的是一排六间砖结构的现浇
平顶房，屋顶用彩钢瓦做了防水
层。这是吴兄与他二叔两家的房
屋，各三间。看上去虽很简单，但
里外丹垩一新，地面铺着洁白的瓷
砖，简单的家具一尘不染，让人看
着特别舒服。场基下面还有一株映
山红开得正艳，在凄风冷雨中摇曳
着，为这万木萧瑟的冬天，增添一
抹令人心动的艳丽。放眼望去，一
汪澄清明净的湖水，在中午的光线
下波光潋滟，如少女的眼。这是接
龙眠山千岩万壑的涓涓细流汇聚而
成的一座水库，被崇山峻岭环抱。
屋后面的山坡上，有不少人家错落
其间。有的是平房，有的是两层小
楼，屋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净。公
路上，一位大娘，拄着一根竹棍，
朝着我们笑道：“相发啊，家里来客
人啦？”她与吴兄打着招呼。吴兄老
家在汪河村，邻近挂车山。这一带
不仅风景秀美，而且英才辈出。沿
公路再往前面三公里，就是吴超老
总主持打造的挂车山历史文化展示
馆，展示挂车山厚重的历史文化，
这在乡村是极为罕见的。康熙朝文

华殿大学士张英的大伯父张秉文的
墓地也在附近。张秉文，明万历年
进士，后任山东左布政使时抗清殉
职。当代工农兵学商中，此处也不
乏俊彦英杰，不仅仅走出去众多像
吴总这样的实业家，还有航天人毛
万标、量子科学家段路明等。

我们在屋场上说着笑着，给这空
寂的山村带来少有的欢声笑语。吴
兄邻家是一位小学教师，他牵着孙女
路过门前。他所在的小学是五所小
学合并的，现在只有一位校长、两名
学生、三个老师。政府承诺，不论教
育成本有多高，只要有一名学生，学
校也必须保留。吴兄夫妇热情好客
是出了名的。他们自己也很少来这
里，这次是房屋落成后第二次来烧
饭。我们到的时候，五个火锅已经摆
在桌上了，“大菜”都烧好了，炒菜和
小青菜已经洗净切好，等待客人到齐
就开始炒。

桌上的菜堆不下了，魏总解下围
裙，站在我们身后，一手拿筷子，一手
端酒杯，一杯杯地敬着我们。见此情
景，我便提前下席，让忙了一上午的
魏总就坐。认识魏总的人都知道，她

热情奔放、真诚好客，每年在慈善方
面付出特别多。她爱笑，一笑起来，
脸上就荡漾着无比的幸福，眼睛像一
弯新月。

回来的路上，吴兄介绍说，现在
的农村真的不一样了。湖里禁止人
工饲养鱼，也禁止捕捞，湖水比以前
清澈了许多。以前的农村，屋前屋后
垃圾遍地，还有许多就堆积在水库的
岸边。更可怕的是，用过的农药瓶随
手扔，随着雨水的冲刷，残留的农药
就流进湖水里，现在垃圾是定点存
放，专人收集，统一运输。农村的旱
厕全部改造结束，粪便一律经化粪池
净化。沿水库四周禁止动土建设，更
不许将任何垃圾倒入水库。三年前
建设村村通水泥路，现在要求户户通
水泥路。二十多公里的路程，很少遇
上车辆和行人，但公交车，不论是否
有人，每天来回四趟，风雨无阻，方便
山里百姓出入。

确实，现在山也青了水也秀了，
但山里的年轻人还是飞出去开辟新
天地。我们的车在驰骋，将深邃的
大山留在身后，将寂静还给了村中
的老人。

边走边看

山中做客记
章阳

金瓦屋坐落在长风中心小学西
北面，据传有一百六七十年的历
史。二百多年前，安庆城东面是滩
涂湿地，每逢汛期，江水四处泛
滥，民宅、田园被淹，百姓四处逃
荒。经过几代人的筑堤围垦，圩内
迁入的百姓越来越多。我的先祖绍
和公挑着一担稻箩来到此地开荒置
业，筑基建房，繁衍生息。

金瓦屋原先就是一个大家庭，
大房居老屋南边，三房居老屋北
边，四房居中间。北边和中间是瓦
屋，南边是草屋。我就出生在北边
的老屋里。

老屋建在离地面有两米多高的
屋基墩上，为防洪水，先辈们把屋
基垒得高高的，周边用石头垒起的
挡土墙，东南西北四方都建有石头
坡道供人上下。老屋坐东北朝西
南，框架结构，屋面盖的是黑色小
瓦，外墙体是青色的大方砖。老屋
前后三进，左右六开间，中间是大
堂屋，堂屋中间是天井，后堂正面
是供奉祖先牌位的香台，每年腊月
二十四、大年三十和正月十五，族
人请祖、祭祖、送祖仪式都在这里
举行。大堂屋大门两侧是雕花石
柱、石凳和石鼓，非常古朴、雄
伟、气派。

我家就在老屋北头的前排，一
间厢房，一间堂屋。据父亲说，原
先北边扇墙旁还盖有两间披屋，
1954年发大水倒塌了。大门是过去

那种老式的两扇木门，门上有两个
圆形铁环，开关时都会有叮当的响
声。门坎石是白中带紫色花纹的大
理石，门坎外铺着一块近一米见方
的白中带紫的花纹石板，我和弟妹
小时候就喜欢在石板上玩耍。老屋
后面是一条南北方向的土路，向北
通吴瓦屋、耿家老屋、潮瓦屋等村
庄，向东是长风中心小学，我就是
在那儿读完小学的。再向前一点是
长风镇、鸭儿沟和长江，这一片也
就是著名的“长风沙”所在地。唐
代大诗人李白曾四过安庆，两涉

“长风沙”，并写下“相迎不道远，
直至长风沙”等著名诗句，令“长
风沙”之名始著。长江在上游前江

口拐了急弯后，变得开阔，水势也平
缓许多，下游多有暗礁矶石，水流湍
急。鸭儿沟就是一个天然港口和商
埠，历史上商贾云集，繁荣热闹。

我的童年是跟着奶奶在老屋度
过的，老屋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
回忆。那时候金瓦屋老屋边住着七
户，草屋边住着有十多户，都是爹
奶、叔婶和堂兄弟姐妹们，家家相
连，亲情浓郁。每逢下雨天，大人
们相互串门聊天、打牌，孩子们就
在大堂屋里玩耍。哪家来了亲戚，
都会邀请本家长辈、弟兄作陪；哪
家遇到困难，大家都会尽力相帮。
春天，我与同伴们在田埂上捉蝴
蝶、抓蜻蜓，在墙缝里捉蜜蜂。夏

天，我们在水沟、田埂旁捉黄鳝，
捡蚯蚓，在屋后水塘里学游泳，晚
上家家都在门前空地上搬出凉床，
架起门板纳凉，大人们天南地北的
聊着白天的见闻，我们坐在凉床上
看着天上月亮数星星，有时候听着
大人们说书、讲鬼神故事，吓得半
夜都不敢睡觉。到了秋天，我们结
伴在田埂上滚铁环，在晒场上打陀
螺，有时候还帮助家里砍柴草、摘
棉花。冬天，我们玩砸“四角”，拍
画片，打扑克，玩堆雪人、打雪
战。后来，我到十多里外的广圩中
学住校读书，从此离开了老屋，离
开了奶奶，但每逢周日和寒暑假都
回到老屋，回到奶奶身边，帮助家
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老屋是1973年下半年拆的。当
时我老父亲认为老屋是老祖宗留下
的祖业，不能拆除，但终因破旧拥
挤，各家都实在难以居住，大家还
是决定拆除老屋。于是养育着我们
四、五代人的一百多年的老屋就这
样被拆除了。

百多年来，金瓦屋家族民风朴
实，人丁兴盛，现在已近千人，迁
居京、沪、深和苏、鄂、湘等十多个
省市，虽未出高官名人，但孕育了众
多社会贤达、仁人志士。同治年间金
声扬公，才识高深，官至五品；民国
时期的金璧如先生，英才俊秀，志气
恢弘，他建长风镇名垂青史，办学校
惠及子孙；金大琳先生为黄埔军校六
期学员，怀拥爱国之心，曾在部队、
地方等多处任职；金新年老人胸怀报
国之志，建国前参军入伍，后参加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在上甘岭等
战役中九死一生，多次荣立战功
等；还有许多子孙后代们在党政军
界、教育、科技、卫生以及企业等
各行业展示才华，为建设伟大的祖
国而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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